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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正在我们身边生长，正在我们手

中出现。在这个星球的文明史上，从现有的记载

看，这是史无前例的。
全球化时代具有哪些特征? 将会如何演化?

全球化时代的儒商是怎样的? 其儒商精神又将是

怎样一种面貌? 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一、全球化时代的特征

这个星球上的文明史究竟演化了多少次，生

灭了多少回，这是一个课题。从现有的记载看，地

球文明的全球化演进，还从来没有过。我们目前

正在经历着的这一全球化进程，乃是有史以来的

第一轮。这个特征一马当先，跳进我们的眼帘，可

谓“史无前例”。这是全球化时代的第一个特征。
我们曾经有过“地球人不知自己为地球人”的

时代，那个时代是漫长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

不相往来”［1］181，或者“鸡犬之声不闻，老死不相往

来”，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当然，所谓老死不相

往来，只是在“全球性往来”意义上。人们住在各

自的村庄里、公社里、部落里、城邦里、家国里乃至

某些国际组织里，他们是并且只是村民、社员、族

人、家人、市民和国民，顶多还是某个国际组织的

成员，却绝不可能是某个全球性组织的成员。因

为这样的全球性组织还没有出现，因为地球人对

自己的地球人身份还没有觉悟，没有发现。“地理

大发现”和一张完整详尽的世界地图的出现，是地

球人开始自我发现的第一个标志。不过，几家欢

喜几家愁，这种发现充满了惊奇和惊恐，伴随着砸

门和关门，引爆了殖民战争和民族独立，然后在两

次大战的血海中，人们创建了联合国。作为第一

个真正全球视野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从它诞生以

来，一直就朝着一种全球性的组织迈进，逐步将全

球一切的国家纳入其中，或者说，全球的一切国

家，都有着加入联合国的愿望和行动。一旦联合

国真的包括了世界上一切的国家，全球化的第二

个特征也就最终成型了。到那时候，联合国将成

为真正的“地球联合国”，而全球化的第二个特征，

也将可以概括为“全球联合”。与此相伴的还有世

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等等。尽管

它们的作用不一定总是那么全球化，甚至不时受

到其创始国或多或少的厌恶和抛弃。
地理大发现是怎么回事呢? 是西方人怀着一

个“东方的梦想”，出人意外地走向了一个新世界，

即“西学东渐”的世界。西方人慢慢发现，原来想

象中的那个诱人的东方，虽然富庶，却也有点沉

闷，也有点步履蹒跚。从此以后，落后的西方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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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全球，开始走向强盛，开始有意无意地启动、
推动、带动全球化。于是，那一阶段的全球化，除

了“西学东渐”这样的内涵外，还有全球“西方化”
甚至全球“美国化”的称呼。这些称呼虽然偏颇，

却也代表了一种取向，一种趋势，或者一种大势。
而这种大势，通常是以“西军东进”为后盾的。“不

进即退”，既然东方是落后了，那么东方是一定处

处落后处处不如人了———大量的人们，不管西方

人还是东方人，是越来越情不自禁地采用了这种

典型的西方思维方式来考虑问题。思维方式一旦

西方化，则各个领域的西化也就深入人心了，包括

人们的说话方式。比如，包括“科学”“民主”“共

和”“上帝”等等的术语，不管它们是否曾经存在于

古代汉语中，是一概地当成纯粹西方的用语了。
这就是所谓的“话语权”。而当东方人热衷于向西

方“争取话语权”的时候，他们好像是从头到脚、心
口如一地西化了。这种态势演进了多年。到 2008
年，这种态势有了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很可能是

决定性的。在许多人看来，“东学西传”的时代从

此开始了。持这种看法的，西方和东方都有。耐

人寻味的是，一些西方人眼看着东方的崛起，是满

腹的惆怅。他们的惆怅是有理由的。他们对“西

学东渐”后面做坚强后盾的那个“西军东进”，有着

不可磨灭的记忆。他们害怕“西军东进”按照“西

方”科学原理或者说牛顿力学原理产生出旗鼓相

当、方向相反的作用力，害怕出现 一 个“东 军 西

进”。于是他们反复提醒和规劝东方人: “千万不

要重复西方大国崛起的老路。”许多有识之士认

为，仅仅凭着这样一种“西方担忧”，就足以看出西

方的发展道路，即使在西方人自己那里，也不见得

多么具有所谓的“普适性”; 西方的价值观或者药

方，在西方人自己眼里，也不见得都是什么“普世

的价值”，或者“包医百病”的神丹妙药。在这样的

历史大拐点，一种久已存在的理想，执着地浮出水

面，不肯离去。这种理想就是四个汉字: “东西合

璧”。让我们把它列为全球化时代的第三个特征，

加以塑造。
关于全球化时代，还有许多的层面和特征值

得研讨。不过就本文而言，让我们暂时满足于上

述的三个特征。我们想研究，在人类史无前例地

全球联合起来走向东西合璧的全球化时代，我们

需要一种怎样的儒商和儒商精神。

二、全球化时代的儒商精神

说起全球化时代的儒商和儒商精神，可以有

千言万语。但是假如接着上文的话题，也许我们

可以一言以蔽之: 什么时候我们的儒商根本不在

乎向外“争取话语权”，以及这个权那个权，而是全

神贯注于自身内功的修炼，全球化时代的儒商精

神就准确定位、将要到位了。
这句话的精神实质，可以用孔子的一句箴言

来概括:“君子求诸己。”
也可以用《周易》的一句名言来表达［2］:“天行

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也可以用老子的一句格言来形容［1］164: “以其

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还可以用佛陀刚刚出生时说的一句偈语［3］:

“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唯我独尊”就是天上天下的事情，全靠自己，

全靠自尊。要和自己争，不要和别人争。和自己

争，自强不息，就没人能和自己争了。不用枪杆子

跟人争，也不用嘴巴跟人争。不但不争实权，连话

语权也不争。这叫自尊，自己负起责任来，我的幸

福我做主。对自己不尽责，却向外去争权争利，那

是不尽本分，缺乏自尊和自信，忘记了唯有自我才

是“本尊”，发展自我才是“本事”，才是“本业”。
一句话:“唯我独尊”乃是一种儒商精神，它要求一

个儒商应当专注于“自我发展”这独一无二、与世

无争的“垄断项目”，把此处的“垄断项目”这一商

务用语还原为古代汉语就叫做“修身为本”。由上

可见，这个儒，不只是儒家的儒，而且是包括了儒

家道家佛家在内的大儒。在这样的自我担当的责

任意识下面，首先需要落实的将是儒商服务界的

责任优先的《服务学》，而不是西方管理界的权利

优先的《管理学》了。这样，即便儒商也同意“在商

言商”，那么这个商，含义已经变了。
习惯了西方式的人权、争权、维权概念后，看

到上述这样的陈述，很可能感到这简直是前所未

有、不可思议、高不可及、无法操作。西方经济学

的人性假定是“经济人”或“理性人”，这是比较实

际的，可以操作的。这种“经济人”“理性人”假

定，人们总是按照利益原则来行动，总是希图用最

小的代价来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其余的事情

自然有“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不过，“看不见的

手”会把人导向何方? 是否的确存在理性人、经济

人? 这些疑问，即使在西方经济学界，也一直是不

断探索着的课题。这至少意味着，在很多人眼中，

看上去非常实际的经济人，不见得有多么实际; 讲

求实利的理性人，不见得真能捞得着多少实利。
经济人可能很不经济，理性人可能很不理性。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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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算尽的，很可能人财两空; 那助人为乐的，很

可能一生平安。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作用力

必有反作用力”“有其因必有其果”，这样耳熟能详

的俗话和定律，从来就有着无需广告、旷日持久的

市场效应。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趋利原则没有市场。趋

利原则是有广阔市场的，而且是持久的、伟大的。
趋利原则的伟大在于: 正是通过趋利原则，甚至唯

有通过趋利原则，我们才能深刻反思究竟什么是

利益，才能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利益。趋利原则的

伟大在于: 它既可以使人利令智昏，也可以使人大

彻大悟。当我们根据趋利原则落到人财两空的时

候，就是我们最可能大彻大悟的时候。开悟的过

程也就是学习的过程。趋利原则乃是一条学习原

则，一条教育原则，一条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原

则。趋利原则的伟大在于: 这种教学不是通过说

教，而是通过市场行为和企业经营来启发，来验证

的。在得到验证之后，我们会恍然大悟: 原来趋利

原则就是那条修身原则: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

是皆以修身为本。”［4］5这时候，我们就终于发现趋

利原则的真实利益了。用儒商的古训说，这叫做

“利而行之”［4］33。
“利而行之”的结果，最终将指向大彻大悟，导

向自我发现，自我开发，自我成就，自我实现。经

济人就这样华丽转身，变成一个自我发现自我实

现的人，一个“安而行之”的人［4］33。英国的经济学

家亚当·斯密就这样走着猫步，换了一身美式礼

服，变成了美国的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登台亮

相。而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人”，正是从东方古

典的儒释道中汲取了丰富的人本主义精神，才得

以诞生的。横看成岭侧成峰，另一些观众则发现，

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并不是变成了马斯洛的

“自我实现的人”，而是还原成了亚当·斯密自己

的另一面: “慈悲人”，也即“富有同情心的人”。
那是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出版之前作

为道德哲学家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早就刻画了

的。
不过，对西方人来说，“经济人”“理性人”假

设只存在于经济学中，此外的“自我实现的人”，以

及“社会人”“文化人”等等的假设，则放在管理

学、心理学中。而在儒商看来，学科的分野不必那

么拘谨，就让“慈悲人”走进经济学好了。儒商的

这种经济学大量存在于《大学》《中庸》《论语》《周

易》《道德经》《金刚经》这样的经济著作中，虽然

这种经济著作在西方经济学的眼光中并不是什么

经济学，儒家自己也很少有经济学的概念，而只有

经世济民的概念。这样一种经世济民的经济学，

乃是一种大经济学，或者“善知识经济学”，或者

“自我发现经济学”“自我成就经济学”。它的最

高原则，便是“唯我独尊”“君子求诸己”“自强不

息”和“与世无争”的儒释道精神，也即全心全意为

他人的根本利益、真实需求而至诚服务的精神，也

即《中庸》所谓“安而行之”的原则。
《中庸》作为经济学和商务学，是非常中用的。

《中庸》之 所 以 中 用，就 在 于 它“极 高 明 而 道 中

庸”［4( 33) ］，在于高屋建瓴，讲求实用。高屋建瓴是

最实用的，因为高屋建瓴才有战略利益、整体效益

可言，才有战略框架可言。在战略利益面前，其他

的利益就微不足道了。其他的利益只有在战略利

益的框架下，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的地位和价值，找

到自己真正的依靠和保障。任何其他的利益，假

如和战略利益相冲突，就只能放弃，否则一意孤

行，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那么真正的战略利

益是什么呢? 在没有战略眼光的时候，我们会认

为它毫无利益可言，甚至是大吃亏的事情。比如

“君子求诸己”，就是这样。而一旦我们真正理解

了真实的战略利益，我们就能“安而行之”，不受任

何利益的诱惑了。这种真实的利益因为其特殊

性、根本性、长远性和整体性，一般难以发现，因此

通常很少称之为利益。出于这样的原因，大儒商

也很少能够产生，产生了也很少能够识别，识别了

也很少能够模仿和学习，模仿和学习了也很少能

够像模像样中规中矩。所以，人们的战略利益，或

者说根本利益、内在需求和真实利益，一句话，人

们的“人需”，在很多情况下看上去似乎根本不是

利益，而是吃亏。中国古人对它的说法有多种，比

如，“义”“责”“道”“德”“真”“善”“美”“知识”
“智慧”“善知识”“布施”“慈悲”“安心”“修身”
“成道”“开悟”“敬天爱人”“天人合一”“先人后

己”“吃亏是福”“当仁不让”“人人为师”“民胞物

与”“和实生物”“天下为公”“人皆可以为尧舜”
“四海之内皆兄弟”等等。虽然是古典的概念，其

中大部分还直接就是现代的理念，比如“知识”“智

慧”和“安心”等等; 有些则经过了现代术语的转

换，如“善知识”转换为“良师益友”，“成道”转换

为“自我实现”等等。很自然，全球化时代的儒商

一定会这样考虑他们的业务问题:“什么是全球化

时代全人类的战略利益? 什么是全球化时代每个

人的根本利益? 为此我们应该提供什么服务? 尽

到什么责任? 做出什么贡献?”他们会一心期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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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天下为公的问题上开悟，然后心安理得地开

展他们的核心业务。
一个人没有开悟没有成道之前是永远不会停

步的，一个人没有发现自我、实现自我之前是永远

不会安心的。人们的烦恼，就是因为他们追求利

益，却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利益，以及如何去获

得真正的利益，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获取

利益的结果常常事与愿违。当这种利益的追求指

向外界的时候，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经济活动，古人

称之为“外求”，即“求诸人”和“求诸物”，属于“利

而行之”。这时候，即使我们看起来是在服务客

户，甚至自以为“顾客是上帝”，实际上不过是迎合

客户利用顾客罢了。而当我们的追求转过头来指

向人自身的时候，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修身功夫，古

人称之为“内求”，即“求诸己”和“求诸心”，属于

“安而行之”，用现代经济学术语可以称为“真正的

内需型经济”，因为它是基于人的内在的真实需

求，是真正的“人需”———“儒”，从而是“真人”的

需求，让人“心安理得”的需求，因而是人人固有的

需求和内在的冲动，是不分性别和种族、不论东方

和西方、最具全球性的需求和冲动。这就是所谓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是由于我们是东方人

中国人，才把这种“人需”称为“儒”。在西方，这

完全可以有别的名称。
值得庆幸的是，儒者眼中的“人需”是人人固

有的，因而是无所不在的。在一个儒者看来，人需

之所以是人需，就因为它是人需，因而是人人本有

的。这种同语反复具有不可驳斥、无需旁证的逻

辑力量，它不言而喻。即便我们纯粹外求的经济

活动，也是内求功夫的一种变形。儒者提醒我们

反思: 当我们向外趋利而不得、因而心生烦恼的时

候，就是我们内求功夫见效的时候，我们内在的不

满就显示了这一点。这时候如果我们反省得当，

很可能就会有一种开悟，从而让自己提升一个档

次，获得一点安心。实际上，“安而行之”和“利而

行之”常常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常常交集在

同一个经济活动中，只是有明暗、深浅、多寡、强弱

的不同。
除了“安而行之”“利而行之”这两种经济活

动外，《中 庸》的 作 者 还 指 出 了 第 三 种 经 济 活

动［4］33:“勉强而行之”。“安而行之”遵循“安心原

则”进行，“利而行之”按照“趋利原则”进行，“勉

强而行之”则跟着“避害原则”进行。“避害原则”
要求，即便无利可图，也可能有危害要避免，有惩

罚要躲开。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在

反复的趋利避害的权衡中，人们终将发现自己真

正的利害是什么，以及如何真正地趋利避害。这

时候，我们就终于安心了。趋利避害两大原则就

完全化为同一个原则，即安心原则了。百川归海，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

功，一也。”只要努力，一切河流最终都会流入同一

个大海。这时候，“安心工程”这一最伟大的儒商

项目就正式启动了。到了这一境界，儒商的安心

工程将不受任何利害的干扰，不受任何市场的诱

惑和恐吓，而是将一切的市场力量无论成败得失

沉浮顺逆囊括殆尽，全部用来投资于发现自己实

现自己，全部用来投资于历事练心，从而使这一工

程获得了真正垄断经营的性质，进入了彻底内需、
与“市”无争、自给自足的幸福状态。

这就是最高核心能力的修炼，精气神的修炼，

儒商精神的修炼。
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儒商精神，这就是全球化

时代的儒商精神。
说它是儒商精神，是因为即使在全球化时代，

这种儒商精神实际上也是和古典的儒商精神一脉

相承的。
说它是全球化时代的儒商精神，是因为处在

全球化时代的儒商，遇上了他们的先辈所没有遇

上的全球化项目: 全球联合运作的“东西合璧工

程”。这是一个历史的使命，它是前无古人的，因

而是崭 新 的，并 且“苟 日 新、日 日 新、又 日 新”
的［4］6。

三． 全球化时代的儒商

由上可见，这一彻底的垄断项目，和现有的一

切市场活动是水乳交融、难舍难分、打成一片的，

不管它们是竞争的，还是垄断的。儒商们一定会

在修身养性的内功基础上展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系列项目，然后或者同时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市

场运作中不断修身养性，勤练内功，垄断自我。由

此是否可以推断: “最垄断的就是最开放的，最垄

断的恰好是最竞争的”呢? 在一定的意义上，应该

可以这样推断。
所谓一定的意义，也许可以这样表述: 通常所

谓的垄断乃是垄断市场，而儒商的垄断乃是垄断

自己。
在儒商看来，市场活动中唯一可以垄断的就

是自己，唯一应该垄断的也是自己。在儒商看来，

一个无法垄断自己的人，是无法垄断市场的。但

是一个垄断了自己的人，却完全不必垄断市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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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如此，一个垄断了自己的人，甚至一个仅仅下

决心垄断自己的人，乃是一个对市场最开放的人，

一个乐于迎接一切市场竞争的人。相反，一个无

法垄断自己的人，在市场竞争中必定处于劣势。
一个人的市场竞争力，完全看其自我垄断力的大

小。越能自我垄断自我驾驭，其市场竞争力就越

强，否则就越弱。一个人为什么无法驾驭自我呢?

就因为无法驾驭自己的欲望。我们被自己的欲望

所驱使，不免产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感叹，不

免误以为“商场即战场”，产生“竞争是残酷的”这

样的幻觉，并且身不由己地以同样残酷或者更加

残酷的竞争去回击对方，以图获取利益，规避风

险。而在儒商的眼中，这个市场则是如此的美妙，

如此地适合于跃马扬鞭，纵横驰骋，如此地值得感

恩戴德，顶礼膜拜。———这就是全球化时代的儒

商，他们的开放精神无与伦比。
具有这种精神的全球化儒商，假如他们在企

业界，他们是业界儒商( 业商) ; 在学界，是学界儒

商( 学商) ; 在政界，是政界儒商( 政商) ; 在非盈利

组织或社会企业，是慈商。
假如他们属于儒家，可以专称为“儒商”; 属于

道家，可以称为“道商”; 属于佛家，可以称为“禅

商”。假如他们信仰基督教，可以称为“耶商”; 信

仰伊斯兰教，可以称为“回商”。假如他们对人类

的经典兼收并蓄，则统称为儒商。对儒商的专称

和统称，或许不必过分在意。在一定的语言环境

中，这种区分常常是不言自明，或者容易识别的。
还有，儒商的统称，也只是站在中国人的角度而

言。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不必也不能代替他

国的朋友思考。他国的朋友如果想把儒商并入耶

商或者回商，或者这个商那个商，作为统称，都是

令人愉快的。儒商对此怀有深深的敬意，给予衷

心的赞美。实际上，儒、释、道、耶、回等等，早已经

遍于全世界。在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可以

发现可以找到儒家、道家、佛家、耶家和回家了。

全球化时代的这一特征，极大地得益于商业文明

的全球化推进。与此同时，商业文明的全球化，不

但使儒商、道商、禅商、耶商和回商日益全球化，而

且还可能使他们的精神在很多商人的心里也逐步

融为一体、难分彼此了。这种个人心理上的全球

化儒商，比儒释道耶回商在地理上的全球化分布，

还要深刻得多。
最后，对于前述的学商、政商和慈商的概念，

还需稍作说明。因为，把学界、政界和慈善界扯到

商界中，把学者、政治家和慈善家都归入商人里，

不免让人有点担心，因为这似乎有点过分商业化，

过分实利化，过分实用主义，过分充满铜臭味了。
这种担心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有事实根据的。
不过，第一，这不会是全部的事实; 第二，我们说的

是儒商，不是铜臭味的商人和商务; 于是第三，在

全球化儒商的眼界中，儒商全球化甚至意味着全

球各行各业都是可以儒商化的，也就是说，都是可

以把自我修炼当做核心业务、战略工程来展开市

场运作的。此外，早已存在的教育经济学、政府经

济学和非盈利经济学，也都提出了各自的商务课

题。由此可见，学商、政商和慈商，也并不一定都

散发铜臭，而是因人而异的。
总之，事在人为。让我们为儒商加油，为全球

化时代的儒商精神添彩。让我们加入全球化时代

的儒商队伍，启动儒商们特有的、充满魅力和直指

人心的自我垄断工程。在这一工程的高峰，可以

一览儒商的风采。在那里，我们可能会有点惊喜

地发现: 原来所谓的自我垄断，不过是自我发现和

自我实现罢了，不过是自我开发之后的自由自在

状态罢了。在那里，其实连一点垄断的影子都没

有。在那里，任何垄断，哪怕是自我垄断的影子，

全都看不见了。在那里，唯有人性本有的光辉照

耀着我们，唯有人心本来的力量充实着我们，唯有

人身本来的富有滋养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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